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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旅奉化

满园桃花
只有一朵开得像女人

在桃园潮湿怀里做春天最初
的梦

汗脸贴在枝干上
而后把辫子一圈圈盘起来
簪上兰 幽香穿透黄昏
要是垂下来梳洗
便是山村最迷人的风景

总是悄悄步入春天的热烈与
蓬勃

粉蝶簇拥 目光明亮
她一一点亮阳光下的桃花

牵着长辫过溪
或者偷看她在亭子里躲雨绞辫
比木窗外的杨柳更轻柔绵长
我便栖在常青的发丝里

满园桃花只有一朵开得像女人
因为我说的是一位长辫子剡

溪女
伫立、斜倚或者追逐
她总是从阳光最明媚的地方

逼近
发夹跳动诱惑
手扶桃枝 笨拙地触及爱

遇到桃花前
我还没有深爱过

阳光不再调整方向
蜂蝶不再掩饰醉态
五叶花瓣悉数重聚枝头淡妆

浓抹
伸手摘下一朵是因为有爱
昨夜雨水并没有淹没花蕊的

影子

风吹过了桃枝 又吹过了我
发烫的心不由自主卷入桃红
仿佛推开一道虚掩的门
香气是前世唯一若有若无的

小径

如果不能在最美的时候遇见你
情愿放弃这一次相见
因为遇到桃花前还没有深爱过
我认定来到这世界
不为别的 只为能碰到你

春天的桃花
正在春天凋零

手扶桃枝人面桃花
还有风 一帧保存完好的照片
在桃树下追逐 手拉手
或者相对脉脉
无法平静 满腔日夜喷涌的

感情

风、雨、无言的寂寞
挡不住姹紫嫣红
横在溪边或者逸出院墙
从柔弱花苞到蓬勃怒放
一竿桃枝 曲折美丽全部的

青春

桃花、桃花、桃花
几十年迷醉却在一个流水的

夜晚惊醒
心甘情愿被这春天的幻影引

诱犯错
眼含热泪拼命想象蜂与蝶
梦里回首 春天的桃花正在

春天凋零

相约和妹妹一起
去看桃花

一枝粉红喜帖邀约了整个春天
从此以后便想桃花
直到冰雪消融 春水溅湿梦乡
杨柳吐絮
一缕缕 随季风逸出院墙

冬去春来阳光明亮灼热
桃含苞欲放
不见妹妹便不能开
我用全部感情冷却气温

双手横在桃的上方

遮住一朵遮不住漫山遍野的桃
蜂蝶飞舞 鸟在林间欢叫
许多花朵已被蜂拥的人群挤

下了枝头
精疲力竭的夜晚焦急出一对翅
日夜兼程 飞向妹妹的身旁

妹妹的桃
还没有看个够

这些天不是刮风便是下雨
遮住季节
遮住漫山遍野的桃沟李坡
灿烂明丽的日子又很短暂
妹妹的桃还没看个够
不知不觉只剩影子在枝头

桃的影子在枝头
斑斑点点 凸现往日的美丽

与蓬勃
日夜兼程也赶不上花的速度
千呼万唤手拉着手
贪玩的妹妹依然落在花后

落在花后手扶桃枝
人比桃花更消瘦
人间芳菲已难返回
妹妹啊你紧跟我
沿着古诗曲曲折折向前
遥远的山寺里
争奇斗妍 正烂漫桃的枝头

与林家艳艳桃花对视
成翠柳

桃是在昨夜突然绽开的
让人感到惊喜
这份惊喜由我林家的妹妹捎来
她身穿毛衣在桃林里转来转去
或者绾起裤腿在剡溪边捣衣

说笑
桃花灼灼 她的身影便在水

中生动起来

依在山角田边
小鸟衔不走怀中的热烈希冀
妹妹攀着枝条看花
我抹一把汗水伫立在树旁
阳光下与艳艳桃花对视成翠柳
暖风吹拂 一丝丝都是新鲜

质朴的感情

从冬萧瑟的枝头开始等待
直到累累硕果压弯夏炎热肩头
一年年 一季季
被风娶走的是妹妹
风娶不走桃花
经年累月 她如血似泪含苞

在梦中

我习惯从剡溪女的角度
看桃花

手扶桃枝 一口一口想着把
疼痛吹凉

淡淡的花蕊包不住殷殷血色
受伤的桃凝聚成逼人一潭
要是在雨水、雪花和浓雾中渗

透开来
漫山遍野都是血的凝重

如同一些难以忘怀的事物落
在身边

花瓣是今生唯一可循的线索
谁躲在亭子边喊“桃花、桃花”
她便不顾一切从光秃秃的树

杆上爆突
岁岁月月 伤于严寒伤于风

我习惯从剡溪女的角度看桃花
迎合她 喜欢踩着清晨五点

钟的露水
那新鲜羞涩的味道让人心存

感激
只是干瘪似枝的手拴不住昏

花目光
它越过水田、老牛与农人
晨光里翠绿的叶子
叶子背面 斑驳千年无解的

伤痛

我习惯从剡溪女
的角度看桃花（组诗）

原杰

高鹏程
湖水并不比人世更加寒凉。
它的悲伤总是来得缓慢退得

也慢。
春水涨起，两岸的桃花已经

把花瓣铺满水面。
它依旧记得，去年冬天
一个来湖心看雪的人，凿冰

烹茶
未喝完的雪，依旧蓄积在它

的胸口。
只有湖水记得夏日傍晚，情

人们的嬉戏、呢喃
记得最后一个人离去时，投

下的暗影
只有湖水收留了她幽怨的眼

神。
而当秋风起时，满谷的落叶

飞舞
只有它还记得夹竹桃炫目的

怒放
有毒的美，让一面湖水也泛

起了中毒般的酡红。
只有湖水的记忆是可靠的
在一个十岁女孩溺水的地

方，一个体型肥硕的男子
纵身一跃，溅起的水花，怎么

看也像女孩发出的求救。

诗外音：
《湖水的记忆》是我写于

2017年 8月份的一首诗。那是一

年中最热的时候。

这首诗中的湖，在现实中对

应的，是我傍晚去游泳的一个小

水库，位于同山脚下，好像叫做大

化水库。这老是让我想起陶潜: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诗

句。

南方的夏天总是很热。太阳

下山很久，燠热还是迟迟不退。

弥勒大道边的夹竹桃开疯了，混

合着暑气，有一种说不清的魅惑

的味道。等我骑着小破车吭哧吭

哧爬上一段很长的坡时，天色已

经暗下来，月亮升到了山尖上。

这时候，水库里已经没有几

个人，这倒正合我意。作为一名

来自北方的旱鸭子，尽管在南方

的水洼里扑腾了二十几年，我依

旧没有学会游泳。不会游泳，又想

亲近水，怎么办？我的策略是“全副

武装”：头上套上泳帽，腰间围上跟

屁虫，胳膊上再绑两臂圈。如此这

般，想沉也沉不下去了。

但这样也有坏处，就是在水中

划拉不了几下，就没气力了。划不

动了，我就索性仰面漂在水上，听凭

身底微凉的湖水，慢慢吸走体内的

暑气。身体舒服了，脑子便开始走

神。望着夜幕上的星星点点，开始

胡思乱想。很多与湖水与夜空有关

的诗，最终的灵感，便诞生于此际。

当然，不去游泳时，我也习惯在

湖边散步，静坐，从另一个角度打量

湖水。

在水中，我用肉身真切地体会

到一个现象：天热的时候，湖水相对

是凉的，而当夜晚凉风渐至，岸边穿

衣服的人打着冷战，湖水却又微微

发温，让人从皮肤到灵魂都感受到

了一个词：错位。

如果湖是一个人，我觉得所有

的湖，都似乎应该是一位老者，行动

缓和，思维迟滞。或者就是一位拥

有极静心态的隐士，气定神闲、处变

不惊。相对当下世事纷纭，他们习惯

陷入回忆。时间之于他们是非线性

的，或者说，他们湖底深处的记忆和

现实的世相是相互重叠的，即使分离

也非常缓慢，不至于变化太快。相对

转瞬即逝的现实，湖水的记忆因此显

得更加可靠。

所以，当你习惯把一面湖水放在

自己的胸口。你就能同时拥有两种

心态，相互交叠。让我们在某种流逝

中，葆有一些相对滞缓的记忆，来从

容应对世事的变化。

湖水，是一个人的镜像。它把很

多发生过的事件，曾经映入自身镜面

的风景悄然贮存于内心的湖底。无

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当表面的一切逝

去，或者当光影消散，人群散失，它会

用暗处的力量，用缓慢的对流翻涌，

去释放出贮存的回忆，来抵消那过快

的消失带来的失忆。

这种记忆或者是有意识的，或者

只是已经成为一种本能。让我们在

风云流散、世事无常中，葆有一份淡

定和从容。

湖水的记忆

裘国松
我同事有一位老阿叔，世居

浙东花木名村——雪窦山上的三

十六湾村。年近九旬的老阿叔，

是一位莳花弄草的园艺家，年轻

时曾出任宁波花卉协会理事和奉

化花卉协会副理事长。他还能写

得一手质朴生动的文字，是全村公

认的“土秀才”。这不，去年夏天，

同事转来了他老阿叔的一部书稿，

编写的是他们村的村史，嘱我在印

行之前再“看一遍，改一番”。

粗读一遍，这真是一部很有

看头的村史啊！许多内容可补正

史之不足，传民间之声音。譬如

述说了该村清末前辈、奉化水蜜

桃培育始祖张银崇的传奇故事；

纪录了张学良将军幽禁雪窦山期

间，从村里竺清益花圃选取浙江

楠木手植于雪窦寺，至当代入选

“浙江名木”的第一手史料。书稿

中，他还写到他们那里颇为玄乎

却引人入胜的“神亮”。他如此写

道——

冬夜，土匪摸进村，狗便叫起

来。我就必需起床，跟着父亲逃

进山林中。黑暗的山上，经常有

可怕的声音和亮点。常听到猫头

鹰的叫“苦”声，大家都叫它“苦

鸟”。我还看到了大人们一直在

说的“神亮”：远望对面山上的朱

家，只是古代朱姓住过的地方，很

久没住人家了，我们看到突然有

一团球形亮点，从山脚升起，沿着

山体，快速升腾到 200多米高的

大岩头岗，不久就消失了。也有

村人见到，球形亮点是从山头滑下

来，那里似乎有一条不变的轨道。

我们虽然不会每天去观察，却常能

看到。因为世代口传是山神在点

灯，离得又远，所以村民们不怕它，

只是觉得挺好奇。

读稿到此，我一下子被老阿叔

的故事所深深吸引。旧时我们宁波

人，往往将“灯”叫作“亮”。小时候

常听老人们说，夜晚山野中忽隐忽

现的，那是“鬼亮”（即书面语“鬼

火”）。其实那是老墓中尸骨所含的

磷在自燃，因为磷的自燃点很低，这

在当代已是一种广为人知的常识。

而三十六湾对面山上，会快速地上

下流动的“神亮”，倒是第一次听

闻。难道真是一种未被认知的自然

现象？忽然，生发似曾相识的感觉，

让我想到了曹雪芹的一则故事。为

作比对，解开疑窦，不妨让我录下梗

概：

那是在清代乾隆年间，曹雪芹

住在北京香山脚下一个风景秀丽的

小村子里。然而近一年来,这里却

一派荒芜萧索的景象，因为传说这

儿闹鬼。每日清晨，那鬼驾着一朵

云飞向山顶；黄昏,又带着一道亮火

落到屋前。

这件事情传到曹雪芹的耳朵

里。他不露声色，独自一人,于清晨

黄昏,悄悄站在高地上瞭望，果然看

见了那道似灰似蓝的亮火。一连看

了三四日，他额上的皱纹终于展了

开来，笑道：“我明白了！”

听说曹雪芹要捉鬼，大家又惊

又喜，围上来问：“您一个人去行

吗？”曹雪芹说：“不碍事,今天晚上，

你们一见山上有火光，就是我把鬼

捉住了，你们就可上来看了。”

好容易盼到天黑，那鬼火果然

又出现了，箭一般地从山上穿了下

来。只听曹雪芹一声叫喊：“我已经

将此鬼捉住了！”人们上前仔细一看,
那竟是一只毛色发光的狐狸。曹雪

芹笑着对大家说：“见怪不怪，其怪

自败。这家伙本叫玄狐，由于长年

住在古墓里，蹭了一身磷，磷在夜晚

会发光，玄狐跑起来就像一道‘亮

火’。”听罢，大家也开怀大笑起来。

既然三十六湾村对面是古代朱

家居住过的地方，那么附近山里肯

定还有无人祭祀的荒墓。显然，老

阿叔笔下的“球形亮点”，分明为浑

身蹭满墓内之磷的狐狸；“亮点上升

到岗头，不久就消失了。”很可能是

“常住地”山麓荒墓之外，狐狸的“山

顶别墅”；至于“那里似乎有一条不

变的轨道”，不外是狐狸上下山的一

条必经之路。

新近，老阿叔选取了他培育的

一盆顶好的五金松，从高高山头的

三十六湾村，亲自护送到溪口镇上

我的单位，说要致谢我的改稿之

劳。一旁的同事还补充道：“我阿叔

培育的花木品种很多，因你名字有

松字，他特地搬来了一棵五金松！”

临分手，我将曹雪芹的这则故事一

五一十地告诉了老阿叔。听罢，开

明的老阿叔乐呵呵地说：“哇，原来

不是山神是狐狸。我村祖祖辈辈相

传的“神亮”，终于揭开了谜底！”

是的，我们遇上稀奇古怪之事，

一时拿不准，还是曹雪芹那句话最

管用：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三十六湾的“神亮”

王红雨王红雨 摄摄


